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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暑假了，阿雷要来我家住几天。

今年年初，我们全家告别了大杂院，住进了新楼

房，三室一厅，宽敞亮堂。爸爸妈妈特意请人设计，进

行装潢，虽说够不上档次，但跟大杂院那低矮、潮湿的

老式平瓦房相比，绝对是不能同日而语了。

阿雷是我的表弟， 岁，上小学三年级。那天今年

他跟着爸爸妈妈，也就是我的舅舅舅妈来我家“参观”

新居。一进门，大人们热情地寒暄过后，妈妈便领着舅

舅舅妈从客厅到阳台，从小房间到大房间，从厨房间

到卫生间，逐一地进行介绍。舅舅舅妈频频点头，赞叹

不已；抑或也评点几句，发表高见。家，仿佛成了展览

馆，而妈妈成了讲解员。

阿雷才没有这份耐心呢，他像一条小猎狗似的，在

三个房间里到处乱蹿，一会儿在地板上打滚，一会儿

爬进床底下学狗叫。我房间的装饰橱里，排列得整整

齐齐的小兔、小鸡、小狗之类的长毛绒玩具，竟然都被

阿雷甩到了地板上，直搞得“鸡犬不宁”，真不知这些

小动物哪儿得罪了他。

一阵“扫荡”过后，阿雷突然蹿到小房间门口，大声

宣布道：

“这间小房间属于我的，放了暑假我要住到这儿来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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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雷平时非常任性，他爸爸妈妈对待宝贝儿子，高

兴时疼爱有余，愤恨时拳棒相加，因而阿雷变得越来越

娇惯，也越来越桀骜不驯，真成了个“小皇帝”似的。

“这家伙真是恬不知耻，恣意妄为！”我在心里愤愤

骂道。

谁知，妈妈听了却一口应允，说：

“这小房间是为阿雷留着的，只要你愿意来住，小

房间随时敞开大门恭候你。”

爸爸“嘿嘿”笑着，点了点头。

于是，阿雷欣喜若狂，冲进小房间，扑到床铺上，连

翻了三个筋斗，折腾得床垫子“吱吱嘎嘎”直呻吟。他

歇斯底里大声叫喊着：

“哦 这是我的小房间，我有房间啦！”

阿雷家在城郊，住房二室一厅，比我家少了个十来

个平方米的小房间。按理阿雷也可以拥有一间住房，

由于他爸爸平时喜欢邀人来家搓搓小麻将，人来人往

挺热闹，便把小房间用作娱乐室，也作会客室。因而，

阿雷只能跟大人们同居一室。用他爸爸妈妈的话来

说，阿雷年纪还小，晚上睡觉蹭了被子，或者夜半叫

尿，也好有个照应。我很理解阿雷的心情，他多想跟我

一样，也有一间自己的房间，拥有一方自己的天地。

可是，我对阿雷一点没有好感，不，应该说是十分

厌恶，要不是我的表弟，我是绝对不会理睬他的。

我能列出阿雷的种种罪状，诉说他的种种不是，足

以证明他是一个调皮捣蛋的坏孩子，一个不受欢迎的

人。比如，那次他去小姑夫家玩（他叫我爸大姑夫，但

是绝对难得叫）。小姑夫工作之余爱好装修家用电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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左邻右舍谁家电视机、录像机出了毛病，经他摆弄，一

般都能“完璧归赵”。小姑夫工作台上有一只万用电

表，那只电表不知触痛了阿雷哪根神经，被他从台上

摔到了地上，外壳玻璃顿时跌得粉碎，内脏器件再也

无 ”的一声法工作。小姑夫在隔壁房间听到“啪

响，赶紧走过去，当他追问此事时，阿雷竟然死不认

账，一口咬定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后来这“万用电

表事件”也就成了“无头案”。再比如，那天我跟阿雷到

外公外婆家去，吃午饭时他故意找碴儿，嫌外婆烧的

菜不好吃，一会儿在外公头上拍一下，一会儿又在外

婆屁股上捶一拳。外公外婆面对着惟一的宝贝孙子，

只是一味笑着、哄着：“好了，好了，奶奶烧得不好，晚

上带你去‘美食林’，你喜欢吃什么自己挑选。”我实在

看不下去了，批了他几句，要他尊敬长辈，不要太任性

了。不料，阿雷这家伙恼羞成怒，竟然在桌底下对我进

行报复，连蹭了我两脚，还说让我立即滚蛋。我怒不可

遏，真想狠狠掴他两个耳光：要知道，世界上还没有你

阿雷的时候，我可也是外公外婆的心肝宝贝啊！

根据爸爸妈妈平时对阿雷的态度，我完全揣摩得

出此刻俩人对于阿雷要来我家这事的心思。妈妈讨厌

阿雷不听话，但心底还是非常喜欢他的，常常夸他人

小懂事、聪明伶俐。逢到他考试得了好成绩，妈妈在家

起码得唠叨上三天，跟“祥林嫂”似的，仿佛阿雷是她

的亲生儿子。我五年级期末语数考试成绩得了全年级

第一，也没见她有过这般高兴。爸爸则对阿雷调皮捣

蛋深恶痛绝。一次阿雷来我家，妈妈给他吃了一盒奶

油冰淇淋，他把冰淇淋涂在沙发和桌子上，搞得到处

4



黏黏糊糊的。临走时，他还在我家楼道雪白的墙壁上

留下了“杰作”，印上了几只乌黑的脚印。爸爸曾经当

着妈妈的面说过，阿雷不改掉这种坏脾气，就不再欢

迎他来。我很理解爸爸的心情，因为碍于是妈妈面上

的亲戚 “不再欢迎他来”，其，他才说得非常婉转

实就是“不要他来”的另一种说法。

阿雷还在床上翻滚着，得意极了。我俯下身去，悄

悄正告他道：

“你不要高 ⋯ ”兴得太早哦

谁知阿雷这家伙竟然毫无反应，权当我对着墙壁

白说了。

阿雷来了，是由奶奶陪他来的。

一进门，他就嚷嚷着，说：

“都是爷爷不好，我说你们在吃晚饭，他偏不相信，

一定要叫我来⋯⋯”

“谁在说你不应该来呀？”我忍不住刺了他一句。

“都是爷爷，都是爷爷⋯⋯”这家伙真不受欢迎，啰

嗦极了，令人生厌。

爸爸用竹筷子敲了敲碗口，说：

“阿雷，怎么能怪爷爷呢？我们是自家人，不管你什

么时候来，都没有关系。你要是没吃晚饭，坐下来一起

吃吧！”别看阿雷任性，对我爸爸还是有点儿惧怕，他

不再声响，撅着嘴巴坐在椅子上，脸上却还是一副不

可一世的神气劲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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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阿雷评到三好生了！”奶奶乐不可支，脸笑成了一

朵好看的秋菊。

我恍然明白了，难怪今天阿雷要翘尾巴了。

“阿雷，你评到了三好生，往后得听大人话啊！”妈

妈喜形于色，用筷子夹了一块大排骨，递给阿雷。

阿雷平时特别爱吃猪排，这会儿却搭足架子，转过

身去，视而不见，根本不理睬我妈。

爸爸显得十分冷峻，他示意妈妈将排骨放回碗里，

然后惊讶地问道：

“阿雷，你评到三好生了？”

“是的！”阿雷来了精神。

我断定阿雷这家伙要上当了。我熟知爸爸的“狡

黠”，平时他向我提问，即使是一些看似很简单的问

题，我也绝不会轻易回答的，一定得经过深思熟虑，否

则很容易落入他编织的圈套。

“我看不大像！”爸爸一本正经地说。

阿雷突然站起身，朝着门外走去，边走边神气地说：

“我去拿荣誉证书来！”

奶奶急忙劝阻，说：

“别去拿了，大姑夫跟你开玩笑呀！”

阿雷头也不回，倔犟地走了。

奶奶摇着头，咕哝着：“看这孩子，这么任性⋯⋯”

说着，急忙跟了出去。

“妈 你走好！”我妈走到楼梯口，很不放心地关

照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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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雷和外婆一走，家里就议论开了。

妈妈气呼呼地说：

“这孩子脾气犟得很，一句话都听不进去。我家安

安可从来不这样的。”

妈妈好像一觉刚睡醒，感谢她得出了这么个公正

的结论。

爸爸不急不恼，平静地说：

“让他拿去吧，等一会儿看我怎样治理他！”

爸爸说的“治理”，实际上就是说要进行“教育”。

平时他经常说中国是礼仪之邦，“忠孝仁爱”不能不

讲，“文化大革命”把一切传统的东西都破坏掉了，改

革开放以后，有些人又盲目崇拜西方文化，把我们的

传统美德都丢掉了。

“是该好好治治他，简直是‘小癞子撑伞’，无法无

天了。”我愤愤说道，“不过，只怕是朽木不可雕也！”

“不，我自有办法。”爸爸说着，用征询的目光望着

妈妈和我，“希望能得到你们母女俩密切配合。”

“一定！”

“当然！”

我和妈妈几乎异口同声说道。

于是，爸爸如此这般作了布置，我举双手拥护，妈

妈也点头答应了。

不一会，楼梯上传来了“咚、咚”的脚步声，是阿雷

来了。他是去外婆家拿荣誉证书的，外婆家离我家很

7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